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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
燜
明
的
第
三
部
詩
集

「
蕃
璐
之
歌
」
，
是
頗
富
於
鄉

土
色
彩
的
名
稱
。
他
從
他
的
第
一
部
詩
集
「歸
途
」
三
十
首

詩
中
，
選
了
二
十
首
，

爲
第

一
輯
。
從
第
二
郡
詩
集

「
悲
劇

的
想
像
」
三
十
首
詩
中
，

選
了
十
六
首
，

爲
第
二
輯
。
加
上

第
三
輯

「
蕃
薯
之
歌
」
二
十
六
首
詩
，

共
選
了
六
十
二
首
。

這
第
三
郡
詩
集
，

事
痕
上
可
以
當
作
他
的
自
選
集
來
看
。

從
詩
的
精
砷
論
來
衡
昷
，

鄭
燜
明
的
詩
，

有

一
個
穎
著

的
趨
向
，
那
就
是
從
視
渡
到
理
想
．
，

透
過
現
糜
的
體
驗
，

追

求
理
想
的
境
界
。
而
在
詩
的
境
界
的
創
造
上
，
逐
漸
地
採
取

造
境
的
取
向
。

也
就
是
說
，

通
過
了
現
賈
的
磨
鍊
與
觀
照
，

他
表
現
了

一
種
理
想
主
義
的
抱
負
與
色
彩
。
又
從
詩
的
方
法

論
來
考
察
，

鄭
燜
明
的
詩
，

從
寫
霖
的
基
礎
出
發
，

逐
漸
地

囧
沮
口
到
已
辺

趙
天
儀

「
蕃
薯
之
歌
」

—
—
訐
耶
炯
明
詩
某

加
強
暗
喻
丶
寓
意
與
象
徵
的
深
度
，

使
他
的
詩
，
在
詩
的
意
義
性
方
面
，

顒
得
更
加
突
出
，

更
加
濃
烈
。
詩
的

意
羲
性
，
是
透
過
詩
的
語
言
，
綜
合

了
詩
的
情
感
、

意
象
與
昔
嚮
的
表
現

。

在
鄉
燜
明
的
一
首

「
謎
語
」
的

詩
中
，
他
如
是
歌
詠
著
：

「我
的
詩
是
一
個
謎
語

充
滿
人
生
暗
喻
的
謎
語

倘
若
你
不
用
心
閲
誼

你
將
無
法
瞭
解
它
」

如
果
說
詩
是
一
個
謎
語
，

謎
語
的
顯
義
，

一
解
就
恍
然

大
悟
；

而
謎
語
的
稻
義
，
却
需
要
旁
敲
側
擊
！
所
謂
意
在
言

外
，
所
謂
弦
外
之

－音
，

該
是
指
詩
的
呢
羲
而
言
吧
！
詩
的
照

義
，
的
確
是
需
要
「
用
心閱
讀
」
，

才
能
獲
得
。
因
此
，
無

法
誆
茁
者
一
目
瞭
然
的
詩
，

未
必
就
是
糟
糕
的
詩
，
也
許
道

理
就
在
這
裏
。
不
錯
，

鄉
燜
明
的
詩
，

是
靨
要

「
用
心閱
讀

」
，
尤
其
是
要
注
意
他
在
詩
中
的
暗
喻
、

寓
意
與
象
徵
的
表

視
。
整
部
詩
集

「
華
薯
之
歌
」
，
便
是

一
部
意
味
深
遠
的
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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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
。

我
說
鄭
憫
明
的
詩
，
逐
漸
地
從
現
賈
到
理
想
，
從
寫
實

到
造
境
，
可
以
說
，
意
味
羞
他
的
詩
在
逐
漸
地
成
熟
。
他
從

現
噴
的
介
入
與
靜
戳
，
深
深
地
觸
及
現
賣
的
倒
痕
與
哀
愁
，

但
是
，
他
並
不
悲
觀
，
也
不
絕
望
，
在

一
個
理
想
主
義
者
的

心
靈
中
，
他
湧
現
了

一
股
潛
在
的
力
暈
，

一
種
智
慧
的
希
望

試
以
他
的

一
首

「
暖
流
」
的
詩
爲
例
：

「在
寒
冷
的
雪
地
裏

我
們
艱
苦
地
走
箔

一
步
一
步
，
手
拉
羞
手

挨
凍
地
走
着

忘
記
了
饑
餓

沉
重
的
胛
步

深
印
在
冰
冷
的
大
地
上

形
成
一
個
難
癒
的
傷
痕

啊
，
白
茫
茫
的
前
方

看
不
到

一
盞
燈
火

我
們
已
經
習
慣

在
這
樣
一
個
孤
獨
的
時
刻

爲
了
愛
，
爲
了
理
想

不
怕
被
誤
解

默
默
地
向
前
走
箔

我
們
深
信

只
要
在
我
們
底
心
中

有
一
股
暖
流
存
在

我
們
就
能
繼
續
走
下
去

沒
有
不
能
到
達
的
地
方
」

在
冰
天
雪
地
裏
，
帥
使
是
前
途
茫
茫
，
連

一
盞
燈
火
也

看
不
到
，
然
而
，
作
者
却
深
信
：
「
只
要
在
我
們
底
心
中
，

有
一
股
暖
流
存
在
，
我
們
就
能
繼
續
走
下
去
，
沒
有
不
能
到

達
的
地
方
」
。
這
一
股
暖
流
，
便
是

一
個
暗
喻
，

一
則
寓
意

，

也
是
一
種
象
微
。
使
我
們
欣
貨
者
，
彷
彿
跟
作
者

一
樣
，

卹
使
遭
遇
到
任
何
橫
逆
與
挫
折
，
也
一
櫟
充
滿
理
想
，
滿
懐

希
望
，
鼓
舞
涪
我
們
繼
鎖
走
下
去
。
人
生
的
道
路
，
便
是
在

遭
遇
到
任
何
坎
坷
，
任
何
障
礙
的
時
候
，
都
需
要
刻
苦
地
啻

鬪
下
去
，
才
有
走
上
坦
途
的
希
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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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
有
少
數
的
幾
個

像
我
們
一
樣

忍
受
着
肉
體
與
稍
神
的
前
熬

無
祿
一
切
匝
撓

堅
強
地
走
下
去

疾
風
動
搖
不
了
我
們
的
信
心

烈
日
蒸
發
不
了
我
們
的
意
志

暴
而
淹
滅
不
了
我
們
的
熱
情

黑
夜
吞
噬
不
了
我
們
的
希
筮

幸
福
之
路
眞
的
這
麼
難
行

這
麼
遙
遠
，
這
麼
痛
苦
嗎
？

我
不
相
信

如
果
我
們
追
求
的
不
是
幻
影

沒
有
什
麼
能
阻
擋
我
們

因
爲
目
標
就
在
前
方

我
們
即
將
抵
逹

歡
樂
的
歌
聲
也
將
開
始
高
唱
」

一
路
上
，
我
們
看
見
了

成
羣
駐
足
旁
觀

與
受
偈
仆
倒
的
呻
吟
者

從
「
暖
流
」

，
經
過
「
路
」
，
到
「追
求
」
，
等
於
是

一
種
追
求
人
生
理
想
的
三
郡
曲
。
作
者
的
信
心
、
意
志
、
熱

悄
與
希
望
，
都
在

「
追
求
」
中
充
分
地
發
揮
與
表
現
，
使
我

們
深
深
地
相
信
，
作
者
所
追
求
的
不
是
幻
影
，
而
是
一
種
可

以
到
逹
的
理
想
的
境
界
，
這
個
理
想
的
境
界
，
可
以
說
是
一

徭
爲
理
想
而
奮
闞
犧
牲
的
心
路
歷
程
。
當
然
，
如
近
代
科
學

與
民
主
的
路
，
也
是
人
類
歷
盡
潼
桑
，
不
斷
地
犧
牲
與
奮
鬪

所
開
拓
所
走
出
來
的
一
稱
理
想
的
境
界。

鄭
憫
明
的
詩
，
從
早
期
表
視
外
在
世
界
的
寫
賈
精
神
出

發
，
逐
漸
地
走
向
表
現
內
在
世
界
的
理
想
耦
神
。
但
是
，
他

的
內
在
世
界
，
却
不
是
一
片
渾
沌
，
一
片
漆
黑
；
而
是
一
片

澄
明
，
一
片
清
澈
。
他
在

「閻
中
問
答
」
中
說
：

「
什
麼
是
詩
人
的
費
任
？

詩
人
的
責
任
就
是
寫
出
他
那
個
時
代
的
心
聲
°
」

當
我
們
看
到

一
些
爭
先
恐
後
地
搭
上
擁
摘
的
歷
史
列
車

的
所
謂
現
代
詩
人
；
不
是
風
花
雪
月
，
就
是
歌
功
頌
德
；
不

是
一
團
漆
熙
晦
勰
，
就
是
滿
口
美
文
，
但
是
，
他
們
根
本
就

沒
有
觸
及

「
他
那
個
時
代
的
心
聲」
，
我
們
不
禁
深
深
地
納

悶
，
灤
深
地
感
嘆
，
歷
史
將
會
埋
葬
那
些
渣
瘁
，
也
會
埋
葬

那
些
附
會
風
雅
，
但
是
，
却
埋
葬
不了
以
愛
與
眞
理
爲
出
發

的
時
代
的
心
聲
。
看
瑁
鄭
燜
明
的
自
選
集
，
再
看
瑨
那
些
所

謂
名
家
的
自
選
集
，
恐
怕
有
些
名
家
作
品
的
份
量
，
也
不
見

褥
強
到
那
裏
去
吧
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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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
再
以
他
的
一
首
「
路
」
的
詩
爲
例
：

「我
已
經
走
出
一
條
路
來
了

經
過
漫
長
黑
暗
的
摸
索

從
沒
有
路
的
路
當
中

突
破
一
切
困
厄
地

走
出
一
條
路
來
了

也
許
你
會
感
登
驚
訝

認
爲
不
可
思
議

或
者
，
高
傲
的
臉

故
意
裝
出
不
屑
－
顧
的
表
情

沒
有
一
句
慰
勉

是
的
，

你
可
以
不
相
信

你
可
以
蔑
視
，
拒
絕
讚
許

那
是
你
個
人
的
自
由

但
你
永
遠
無
法
否
定

我
已
經
走
出
一
條
路
的
事
箕

因
爲
我
是
背
羞

大
家
循
蒲
泥
濘
的
足
跡
前
進

愛
與
眞
理
的
行
嚻
出
發
的
：
·
：
·

」

在
這
首
詩
中
，
作
者
所
謂
的

「路
」

，
也
是
一
個
暗
喻

、
一
則
寓
意
、
一
種
象
徵
。
作
者
深
深
地
體
驗
到
，也
瞭
解

到

「我
已
經
走
出
一
條
路
來
」
；
雖
然
你
想
否
定
，
但
是
，

你
却
無
法
否
定

一
個
事
宴
，
那
就
是
「我
已
經
走
出

一
條
路

的
事
賓
」

。
而
這
個
事
賀
，
是
「
因
爲
我
是
背
箔
，
愛
與
眞

理
的
行
嚻
出
發
的
…
…
」

。
我
說
鄭
燜
明
的
詩
，
是
從
現
踝

走
到
理
想
的
境
界
，

「路
」
便
是

一
個
好
例
子
，
雖
然
路
是

那
樣
崎
嶇
難
行
，
令
你
不
相
信
，
但
是
，
畢
竟「我
已
經
走

出

一
條
路
來
」
，
這
是

一
種
平
凡
的
事
袞
，
但
却
是

一種
不

平
凡
的
理
想
。
在
「暖
流
」
與
「
路
」
中
，
我
們
都
可
以
深

深
地
體
會
到

一
個
理
想
主
羲
者
的
悲
劇
糖
砷
，

一
種
崇
高
的

希
望
，
一
種
理
想
的
追
求
。

那
麼
，
我
們
再
看
看
他
的
一
首
「追
求
」
的
詩
吧
！

「
這
是

一
條
崎
嶇
險
阻

充
滿
障
礙
和
危
機
的
道
路

在
我
們
出
發
之
前

已
罷
有
人
踏
上
了
旅
程




